
方富2003年第2期 108—126页(2003年 5月24日出版于北京) 

现代汉语方言语序问题的考察 

张 振 兴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提要 本文考察了现代汉语南北若干方言的语序现象，包括主语、谓语、宾语的位置，修饰成分和中心语 

的位置等等。从中可以看到南北方言在语序类型上所存在的差别。并且参考古代汉语与周围少数民族 

语言的语序现象，提出关于汉语起源的两种假设。 

关键词 语序 汉语方言 古代汉语 民族语言 

壹 汉语的语序问题 

语序指的是词、词组和短语作为句子成分时的线性排列顺序，其中最主要的是主语(S)、 

谓语(V)和宾语(o)的排列顺序。从理论上说，这个顺序有 SVO、SoV、VSO、VOS、OSV、OVS 

等六种，但是我们不知道世界上的语言是否都可以归纳到这六种形态顺序中去，也不知道世界 

上的语言有没有超出这六种形态顺序的。语言学家 Greenberg最早研究了世界上若干种语言 

的语序，并且提出了著名的语序普遍性理论，他(1966)认为一般的情况下，能够成为支配性的 

语序只有三种，这就是 SVO、SOv和 VSo。 

关于汉语的语序似乎不成为一个问题，一般都认为是 SVO语序类型的。当然，语言学家 

很早就注意到，汉语的这种语序在语言实际中，尤其在口语里往往有例外，所以在汉语语法学 

的研究中就出现了普遍被接受的“倒装”说，或“易位”、“移位”说。例如朱德熙(1982)就举出了 

汉语里主语后置、修饰语后置、宾语前置、补语前置，以及连谓结构前后两个直接成分的顺序颠 

倒等多种语序倒装的事实；① 陆俭明(1980)则详细地分析了汉语口语里的多种易位现象，其 

中很多例子是被其他的语言学家看成是倒装的。不过，“倒装”或“易位”的现象绝对不是主流， 

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汉语 SVO语序类型的本质。但是，曾经在一段时间里，有一些语言学家 

对汉语的 SVO语序类型提出了挑战。对这个问题，魏岫明(1992)曾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例 

如汤廷池(1972，1977)以方便于变形语法处理规则为理由，主张现代汉语在深层结构里是 

VSO或 VX语序类型的。这种看法更加看重语法规则，而轻视了语言事实，恰好把语法规则 

和语言事实的关系颠倒了过来，这显然是不可取的；戴浩一(1973，1976)则主张汉语正经历着 

由SVO向SOV的过渡，而现代汉语基本上是 SOV语序类型的，因为“汉语具有一个 SOV语 

言所有的特征”。其主要根据是汉语中的“把字句”和“被字句”变换了宾语与谓语的位置，把宾 

2002年 5—6月，笔者承陆镜光教授邀请，在香港大学语言学系进行学术访问。本文就是在这期间草 

成初稿的，以后又经过几次修改，遂成现在这个样子。在此特向香港大学语言学系及陆镜光教授志谢。 

① 例如“快进来吧，你i修好了没有，那辆车”是主语后置 ；“九点半了，都 I掉点了，已经”是修饰语后置； 

“他出国了，听说l不会再地震了，估计”是宾语前置；“气都喘不过来了，跑得 I吓死人了，说得!”是补语前置； 

“快结婚了，带着孩子”是连谓结构前后两个直接成分的顺序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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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提前了。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次要的理由。随后 Li和 Thompson(1974，1976)也提出了类 

似的认识。这种看法在于对汉语的“把字句”和“被字句”缺乏整体的理解，并且过分看重了它 

们在汉语里的地位和作用。 

汤廷池、戴浩一等所提出的关于汉语语序问题的两种看法，受到了许多语言学家严厉的批 

评，绝大多数的学者还是主张汉语是 SVO类型的。其中魏岫明(1992)的论证可能是最系统 

的，最值得重视的。不过，我们注意到，不论是主张汉语是 SVO型的，还是 SOV型的，他们所 

提出来的汉语特征都存在严重的缺陷。这个从魏(1992：19)根据其他一些语言学家的意见，归 

纳出跟汉语相关的VO型和 OV型语言的类型特征可以证明： 

VO型 OV型 

介系词 前置词 +名词 名词+后置词 

副词 动词+副词 副词 +动词 

名词修饰语 

关系子句 名词 +关系子句 关系子句+名词 

领属词 名词+领属词 领属词 +名词 

形容词 名词+形容词 形容词 +名词 

指示词 名词 +指示词 指示词 +名词 

数词 名词+数词 数词+名词 

情态动词 情态动词+主要动词 主要动词+情态动词 

比较 形容词／副词 +比较词 +被比较者 被比较者+比较词 +形容词／副词 

关系代名词 关系代名词 助词 

否定记号 否定 +动词 动词 +否定 

动词补语 主要动词 +动词补语 动词补语 +主要动词 

无须多加说明就可以知道，如果根据这个特征对照表，现代汉语无论归入(S)VO型还是 

(S)OV型都是允许的，又都是不允许的。因为没有任何一种类型的特征占多数地符合于或不 

符合于现代汉语的语言事实。不得不承认，出现这种状况颇使研究现代汉语语言类型学的语 

言学家们感到尴尬。 

不管怎么样，以上所讨论的都是现代汉语通语的语序类型。其实，讨论汉语的语序类型仅 

仅根据通语的事实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从整体汉语(张振兴，1999)出发，把眼光转移到现代汉 

语方言上面去，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帮助。本文就是为了这个 目的而写作的。我们将 

根据已有的调查报告，提供关于汉语方言语序方面的资料，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一些讨论。 

语序现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里有两种情况必须首先提出来加以说明。一种是关 

于话题和语序的关系。最重要的还是“主谓宾”的关系。朱德熙(1982)特别提到，从说话的人 

对于一件事情所采取的表达方式的角度来说，“主语和谓语的关系是话题和陈述的关系”。同 
一

个意思可以选用不同的话题来表示，不同的话题可以表示同一个意思，就看说话者需要把什 

么内容作为主要的话题。话题在语序的排列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例如下面三句话的话题不 

同，但意思没有变化： 

我不同意开班会。 

班会我不同意开。 

开班会我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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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也不变。陆提供的粤语的这种后置现象跟赵所说的北京话的情况其实一样，这是说话者 

在说话过程中对已经说出的部分的一种追加和补充，可以总括为“追补”，其目的是使句子的意 

思更完整，更周全。这是在会话场合下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段。 

上面所说的两种情况，严格说来并非语法意义特征，而是语用环境特征。也不是北京话、 

粤语或某种其他汉语方言的特征。这是所有汉语方言，甚至是所有语言都可能存在的一种言 

语手段和表达方式。本文所考察的汉语方言的语序问题，跟这两种现象没有必然的联系。 

贰 汉语方言里主谓宾的位置 

主语、谓语和宾语在线性排列顺序中的位置，是决定一种语言语序类型的决定因素，尤其 

对于像汉语这样缺乏形态标志或形态标志不明显的语言来说更是如此。杨成凯(1997)指出： 

“从语序方面考虑，可以把谓语动词之前和之后作为两个形式标志，把谓语动词前面的名词性 

成分定为主语，把谓语动词后面的名词性成分定为宾语。”这个从形式出发，把现代汉语的语序 

定位为“主语一谓语一宾语”(SVO)的线性顺序，是符合实际的。以此为出发点，来观察现代汉 

语方言，我们可以看到某些不一致的情况。下面分别讨论。 

e主语和谓语的位置。大多数的汉语方言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形成 SV顺序。但是有 

少数方言有时候也可以主语在后，谓语在前，形成VS顺序。例如苏晓青、吕永卫(1996)指出， 

徐州方言口语里有主语在后，谓语在前的例子，中间一般没有语音停顿，意义与正常句式相同， 

没有明显的追加意思，多见于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例如：(以下举例，小字注释是原文的， 

括号里的意思是笔者加的。) 

看电影啵语气词，表疑问恁你们?(一你们看电影吗?) 

家走吧小李儿!(一小李呀回家吧!) 

怪好看Ⅱ抗语气词，表感叹这本书!(一这本书真好看呀!) 

真坏这孩子家伙!(一这家伙真坏!) 

买来了冰糕!(一冰糕买来了!) 

灯闭了我!(一我关灯了!) 

张成材(1997)记录了青海西宁方言也有与徐州类似的例子： 

啥也没说呗我!(一我什么也没说!) 

好东西吃了吧你?(=你吃了好东西吧?) 

内蒙古的呼和浩特汉语方言也有这种例子，主要见于疑问句： 

吃了你?(一你吃了?) 

醒了他?(一他醒了?) 

怕了你?(=你怕了?) 

@谓语和宾语的位置。这里说的谓语实际指的是谓语动词。大多数汉语方言是谓语在 

前，宾语在后，形成 VO语序。但有少数方言也可以宾语在前，谓语在后，形成 OV语序。例如 

青海西宁方言，这种OV语序在口语里也是常见的。据张成材(1997，2001)提供的例子：③ 

你茶喝，馍馍吃。(：你喝茶，吃馍馍。) 

爸爸一个洋糖儿给了。(一爸爸给了一个洋糖儿。) 

③ 邢福5((2OOO)讨论了小句中枢说的方言实证，也提到了西宁方言的这些现象，认为是宾语出现在动 

词之前，转化成了小主语。 

2003年第 2期 ．111． 

I i -『 _；lIr 



昨晚夕我你家去了，你没在啊可。(一昨天晚上我去你家了，你不在。) 

小王青海人不是，陕西人是Ⅱ两。(一小王不是青海人，是陕西人。) 

我阿爸今年六十有Ⅱ两。(一我父亲今年有六十岁了。) 

你们学校几个老师有啊?(一你们学校有几位老师?) 

致个东西我的不是。(一这个东西不是我的。) 

致个东西阿蒙重的个有哂?(：这个东西有多重?) 

你们学校几个老师有Ⅱ两?(一你们学校有几个老师?) 

据王 森(1993)记录，甘肃的临夏方言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临夏方言除了带“是”字的句 

子也是 VO顺序外，其他的句子大多数是宾语在前，谓语在后的。例如： 

他饭吃完了。(一他吃完饭了。) 

他他的成绩知道了。(一他知道他的成绩了。) 

我我的亲人想着。(一我想着我的亲人。) 

在其他的汉语方言中，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现象。不过，往往附带有一定的条件。例如张 

安生(2000)记录宁夏同心方言，表示受事、对象、处所的宾语习惯于放在谓语动词之前，这种情 

况更多地见于否定句。例如： 

你他跟前问给些。(一你问一问他。) 

他最近上海又没去着。(一他最近没去上海。) 

家里的东西旁人不咧给了。(：家里的东西不给别人了。) 

你们连他们不嚷，你们也给他们不说，这个必要没有。(=你们别跟他们吵，也别对他们说什 

么，没有这个必要。) 

又据张安生介绍，“这种句式在宁夏北部汉族人口较多地区的方言里(如银川话)并不多 

见，而在回族人口较多的甘肃‘河州话’分布区非常普遍。”例如： 

你学生就是啦?(一你是学生吗?) 

我再钱没有。(一我再没有钱了。) 

兀两个好者一个人(哈)像哩。(一那两个人好得像一个人。) 

方松熹(2000)提到，北京话“主谓补宾”顺序的句子里的受事宾语，在浙江义乌话通常要把 

这个宾语提在谓语之前，构成“主宾谓补”句式，而句中的主语往往是人称代词。例如： 

渠饭烧熟罢。(=他烧熟饭了／他把饭烧熟了。) 

阿拉午饭食过罢。(一我们吃过中饭了。) 

依信写过末?(一你写过信没有?) 

温端政(1991)记录浙江苍南灵溪方言。灵溪话一般“主一谓一宾”顺序的句子，其宾语在 

谓语前或谓语后两可。例如“秧哥写信来了”也可以说“秧哥信写来了”，“你食糜吃饭了阿未?” 

也可以说“你糜食了未?”意思和语用没有差别。但是，有的这一类句子，其宾语一定要在谓语 

之前。例如 ： 

恁母猪饲好了。(=你妈妈已经喂好了猪。) 

我书读口【．1a】了。(一我读书了指我刚读完了书。) 

③双宾语的位置。汉语里有一种谓语动词带双宾语的句子，它最常见于表示“给予”的意 

义。北京话里这一类的句子通常是指人的宾语在前，指物的宾语在后，而不能反过来。所以有 

的语法书又把在前的指人宾语叫做近宾语，把在后指物的宾语叫做远宾语。例如“我给他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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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正常情况下不能说成“我给一本书他”。但是，在很多方言里，这种双宾语的句子其指物的 

宾语也可以在前，指人的宾语也可以在后。 

刘丹青(1995)指出，南京话“表示给予义的双宾语句，如果两个宾语都比较短，它们在动词 

后的位置可以互换”，例如： 

你给他一支笔～你给一支笔他。 

送他两张票～送两张票他。 

退小张十块钱～退十块钱小张。 

假如宾语比较长，常在指物宾语后用“给”引出指人宾语，放在指物宾语之后。例如：他给了一 

半家产给两个儿子 f我送了整整十盆兰花给那个亲戚 f学校里头奖一面锦旗给高二(3)班。 

如此看来，在南京方言的深层结构里，似乎指物宾语在前，指人宾语在后的顺序占了优势。杭 

州方言(鲍士杰，1998)、崇明方言(张惠英，1998)双宾语的位置几乎跟南京话完全一样。例如 

崇明方言下面的双宾语句子在口语里都可以通用： 

拨给十块钞票我～拨我十块钞票。 

赔一件衣裳夷他～赔夷一件衣裳。 

还三升米你～还你三升米。 

白宛如(1998)提到广州话的双宾语位置，“指物宾语在前，指人(或其他)宾语在后”，没有 

说到两可的情况。例如： 

买件衫我。(：给我买一件衣服。) 

寄封信渠。(：寄一封信给他。) 

递杯茶我。(：递给我一杯茶。) 

如果在两个宾语之间插进一个表示给予的动词，仍然是指物宾语在前，指人宾语在后。上面三 

个句子可以说成：买件衫畀我 f寄封信畀渠 f递杯茶过我。柳州方言(刘村汉，199)、长沙方言 

(鲍厚星等，1998)、湘潭方言(曾毓美，2001)、娄底方言(颜清徽、刘丽华，199)双宾语的的情况 

跟广州话类似。 

徐 慧(2001)很仔细地描写了湖南益阳方言的各种语法现象。徐所举的例子说明益阳方 

言表示给予义的有两种双宾语句，一种跟北京话一样，指人宾语在前，指物宾语在后；另一种跟 

广州、柳州、长沙等地方言一样，指物宾语在前，指人宾语在后。后者如： 

送支钢笔你。(一送你一支钢笔。) 

还一炮块钱小李。(一还小李十块钱。) 

徐没有说明益阳方言两种双宾语句是否像南京话、杭州话、崇明话一样可以互换，但是强调指 

出，“把本书我”这一类句子是益阳话“给予”类双宾句最典型而又最常见的格式。 

◎其他宾语的位置。这里所说的其他宾语，主要指两类情况：一类指介宾结构的位置；另 
一

类指句子中同时出现补语和宾语的时候，其宾语的位置。 

先说介宾结构的位置。汉语在多数情况下，所有的介宾结构都能作为连谓结构的前一个 

部分，处于后一个动词的前边。不过少数从文言来的介词组成的介宾结构可以作为连谓结构 

的后一个直接成分，例如“来自上海 f生于北京”之类。但是，在个别的汉语方言里，作为后一 

个直接成分的介宾结构却是常见的现象，其中的介词不一定就是直接从文言来的。例如内蒙 

古呼和浩特的汉语方言(据黄伯荣，1992)： 

我借五元钱和你。(一向你借五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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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关注跟这三种主要成分密切相关的修饰语(或叫修饰成分)在线性 

排列顺序中的位置。汉语的修饰语主要指的是状语和定语。与状语、定语位置有关系的否定 

成分的位置，也放在本节讨论。 

e状语修饰成分的位置。汉语里作为动词、形容词修饰成分的状语，一般放在中心语的前 

面。但是很多方言的一些修饰成分却是后置的。④ 

在这方面，广州方言很突出。据黄家教、詹伯慧(1983)，白宛如(1998)，郑定欧(1997)，广 

州话至少有六个很常用的修饰性成分是经常后置或总是后置的： 

1，晒[sai~]：这是一个副词性的修饰成分，表示统统、全、太等意思，一般放在动词、形容词 

中心语之后。例如： 

你身子好返晒未啊?(=你身体都好了吗?) 

你执好晒行李咩?(=你行李都拿好了吗?) 

呢个细路仔真保呖【1~k7】晒。(一这个小孩子最聪明了。) 

讲到但面红晒了。(一说得他脸全红了。) 

瞰口855场面上晒电视。(一这个场面全都上了电视了。) 

2，先 [sinn]、自【tsi4]：用在动词之后，表示(做某事)在先，或先(做某事)再说。其中“先” 

主要用于肯定句，“自”也有人写做同音的“字”，主要用于否定句，往往跟否定词“咪”(相当于北 

京话的“别”)配合使用。例如： 

你行先喇!(：你先走吧!) 

椤来顶下档先。(一拿来凑合着用再说。) 

等一阵先食。(一先等一会儿再吃。) 

你弛坐住先，我马上就返来。(=你先坐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 

咪食自(=先别吃)I咪嘟自(一先别动)I咪睇自(一先别看)。 

3，多[ton】、少[siu1]：这是两个表示数量的形容词，但经常用在动词后面，作为后置的状语 

成分。“多”表示动作的经常性，“少”虽然仍然表示数量，但有强调的意思。例如： 

细路哥用匙羹食饭多。(一小家伙经常用羹匙吃饭。) 

我睬呢间戏院睇戏多。(一我经常在那间戏院看戏。) 

怕晒多两晒会中暑。(一担心多晒晒会中暑。) 

大家讲少几句。(一大家少说几句。) 

食少啪烟，身体会好啪。(一少抽一点烟，身体会好一些。) 

喉咙痛就讲少啪野喇!(=喉咙疼就少说些话!) 

4，翻【fann】：表示继续或重复进行某种行为动作，总是置于动词或形容词后面做状语成 

分。例如： 

你做翻你嚷野。(一你继续干你的活。) 

唔该你放翻原来Ⅱ个处。(一劳驾您放回原处。) 

今 日比琴日暖翻啪。(一今天比昨天回暖了一点儿。) 

④ 邢福~(2000)也讨论到这一类现象，他把其中的很多例子(如广州话的“多、少、先、晒”等)看成是状 

语向补语转化。他同时注意到温州方言中“最、艾、倒、死、甚”等表示程度加深的副词，用在形容词的后边做补 

语。例如：甜最J苦艾 J臭倒J咸死 J软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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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条裤长翻啪就喈喇。(一这条裤子再长一点儿就合适了。) 

这种动词、形容词修饰性成分后置的现象，在广州话口语中用得很多，很频繁，人们习以为 

常，以至不太引起注意，有一些广州话的辞书、语法书甚至也忽略不提。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 

的语序现象，因为它跟汉语里的多数情况不一样；还因为广州话的这种语序现象，在很多的汉 

语方言里，有很强的可比性。 

刘村汉(1995)所描写的柳州话情况，与广州话十分相似。柳州话是一种西南官话，但受到 

广西粤语的很多影响。例如，跟动词有关的“多”、“少”不放在动词的前面，而是置于动词的后 

面：“吃多一碗饭I穿多两件衣裳I带多几个人去 I喝少一点酒 I拿少两件行李”等等。表示动作 

次序的“先”、“后”也后置于动词的后面：“你走先，他走后l小王排先，老王排后I各个要守先，哪 

个守后呢?”等等。 

鲍厚星等(1998)描写了长沙方言动词修饰成分后置的现象。长沙话属于湘语方言，可是 

表示动作先后顺序的修饰性成分，经常置于动词中心语后面，跟广州话也非常相似。例如： 

你走头，我走后。(一你先走，我后走。) 

我看头，你看二，他看末。(一我第一个看，你第二个看，他最后看。) 

另一个湘语方言娄底话(据颜清徽、刘丽华，1998)几乎跟长沙话完全一样。娄底话也说： 

你行头，我行背 I你讲头，我讲二，他讲背。不仅如此，长沙话还把做状语的“净”、“光”之类移 

到动词中心语后面：吃净菜(一净吃菜)I吃光饭(一光吃饭)l斗净把(=净开玩笑)。甚至把形 

容词“饱、好”等充当的状语移到动词的宾语后面。例如： 

吃咖一餐饱的。(一饱饱地吃了一顿。) 

困咖一觉好的。(一好好地睡了一觉。) 

状语成分后置也是许多吴语方言的共同现象。这里举崇明方言和金华方言为例。 

张惠英(1998)指出，上海崇明方言的副词“快”，表示行为动作即将完成，它经常后置，并且 
一

般都要带着助词“啃”。例如： 

1，置于动词之后：水开快啃(=水快开了)I夷到快啃(=他快到了)I我跑快啃(一我准备快 

走了)。 

2，置于形容词之后：天冷快啃(一天快冷了)I饭熟快啃(一饭快熟了)I天黑快啃(一天快黑 

了)。 

3，置于动宾之后：Et头落山快啃(=太阳快下山了)l我里吃饭快啃(一我们快吃饭了)I夷 

是生小囡快啃(一她是快生小孩了)。 

4，置于动补之后：衣裳净好快啃(一衣服快洗完了)l夜饭烧熟快啃(=晚饭快煮熟了)I拿 

夷冻杀快啃(=把他快冻死了)。 

曹志耘(1996)记录的金华方言属于南部吴语，带有某些闽语的成分。相当于北京话表示 

程度的“很”，金华方言说做“猛”【marya]，经常后置于动词和形容词的后面。例如： 

生活做得吃力猛吃力猛。(一这个活儿做得非常吃力。) 

个样东西我喜欢猛喜欢猛。(一这一样东西我非常非常喜欢。) 

打扮得好望猛。(=打扮得很好看。) 

格碗菜鲜猛个。(一这碗菜很新鲜。) 

状语后置的现象也见于闽语。例如闽南方言的厦门话(据黄伯荣，1992)： 

囝仔食大喙。(一小孩子大口大口地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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囝仔行大步。(一小孩子大步地走。) 

阿姊上台顶唱细声。(一姐姐上台轻轻地唱了起来。) 

笔者的母语方言是福建漳平永福话，是一种受到客家话强烈影响的闽南话。相当于北京 

话的修饰成分“曾经”，永福话说做“有”，这个修饰成分经常后置： 

伊去路街买有物件了。(=他曾经到街上买东西了。) 

我做有一身红衫裤。(一我曾经做了一套红色的衣服。) 

我写批吼有人随身带去。(=我写了信曾经叫人随身带去。) 

以上说到的方言都分布于南部地区。状语后置的现象有时也见于北部的官话方言。例如 

苏晓青、吕永卫(1996)记录的徐州话就有状语在中心语之后的例子：你来了又(=你又来了)I 

他吃饭来喷同银字。正在(一他正吃饭来着)I去还啵?(一还去吗?)I钱都花完了快(=钱都快花 

完了)I回家了都(一都回家了)I走了莫须[ma—L．口yj大概(=大概走了)I得去反是(=反正得 

去)I这孩子不听话老是(一这孩子老是不听话)I走赶紧(一赶紧走)。不过，从现在已经看到的 

材料看来，北部方言这种现象似乎还是相对少见一些。 

@否定成分的位置。状语修饰性成分或动词、形容词中心语往往跟否定成分发生关系。 

那么否定成分的位置自然也就成了决定语序顺序的一个因素。在这方面，有一些方言否定成 

分的位置很有意思。 

张成材(1998，2001)指出，青海西宁方言否定成分在所修饰状语之后，与大多数方言否定 

成分在所修饰状语之前不同。例如： 

他常常按时不上班。(一他常常不按时上班。) 

你阿蒙好好不学习?(一你怎么不好好学习?) 

我们就不走。(；我们不马上走。) 

早雨快下脱开了，快点不走呵不中哪!(一快下雨了，不快点走不行啊!) 

致个小说我仔细没看过。(一这部小说我没仔细看过。) 

致个钟走着甚不准。(一这个钟走得不太准。) 

张安生(2000)说到宁夏同心方言也有类似的情况，甚至比西宁方言走得更远。例如： 

他茶不喝，烟也很不抽。(；他不喝茶，也不太抽烟。) 

今儿天气很不热。(=今儿天气不太热。) 

他给我直接还没有来信。(一他还没有直接给我来信。) 

这个话我给他不说。(=这个话我不对他说。) 

我连你不耍。(一我不和你玩了。) 

张同时指出，否定成分的这种语序在西北方言比较普遍。转引如下： 

上课的时候胡妻想别胡想(青海话) 

有时候天气预报甚不灵不太灵(临夏话) 

他连一毛钱也给我不给给不给我(新疆话) 

你的那块田我还给你没淌上水(银川话) 

李树俨、张安生(1996)提到银川方言里，否定成分“不、没、罢(不要)”等，既可以跟北京话 
一

样，放在介词结构的前边；也可以跟北京话不同，放到介词结构的后边。例如： 

我不连你说了～我连你不说了。(一我不跟你说了。) 

电视机我还没跟你修好呢～电视机我还给你没修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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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忽略了第一类的语序现象，实际上也就可以把 VS(0)或者 V(o)s 

的语序类型搁置在一边。我们只需要在(s)vo或(s)OV之间为汉语方言选择语序类型就足 

够了。按照上文第一节魏蚰明(1992：19)所归纳的语序类型特征，宾语的位置当然最为重要， 

它是在动词之前或是在动词之后，是决定汉语方言语序类型的决定因素。除此之外，至少还有 

四个因素可以作为主要参考： 

VO型 OV型 

1副词 动词+副词 副词+动词 

2否定记号 否定 +动词 动词 +否定 

3双宾语 指物宾语 +指人宾语 指人宾语 +指物宾语 

4补语宾语 动词 +宾语+补语 动词 +补语+宾语 

上面四个参考因素中，前两个据魏(1992：19)，后两个是本文附加的。根据本文的考察，青 

海的西宁方言，甘肃的临夏方言和河州话，宾语经常放在动词之前，银川方言也有这个现象，西 

宁方言的否定成分还在动词或形容词之后。因此，这几个方言最明显的具有 SOV语序类型的 

特点。至于南方的一些方言，如浙江义乌方言把北京话的“主一谓一补一宾”语序说成“主一宾 
一 谓一补”顺序，似乎宾语提前了，其实这是有条件的，它只限定于受事宾语，并且主语一般是 

代词。浙江苍南灵溪方言有些句子的宾语在谓语前后两可，只有个别的句子宾语必须在谓语 

之前，可能是言语习惯造成的。因此，像义乌方言或灵溪方言并不具备 SOV语序类型的特点。 

本文的考察还显示，作为状语的修饰成分的位置，双宾语的位置，补语宾语的位置，成为南北方 

言的重大差别之一。状语修饰成分在动词形容词之后，指物宾语在前，指人宾语在后，vOC的 

补语宾语顺序，几乎是南方方言普遍存在的现象，很少有无之分，只有多少的差别，或者两者并 

用，而北方方言这种语序现象是不多见的。按照这几个特征判断，南方的方言主要是(S)VO 

型的，而北方的方言主要是(S)OV型的。西宁方言、临夏方言、河州话，甚至银川话都没有问 

题，其他的北方方言虽然宾语没有前置于动词之前，但是其他四个参考因素完全符合。 

这个观察还可以得到词序的旁证。据魏(1992：19)，就名词和形容词、数词的关系来说， 

(s)vo型语言是名词在前，形容词、数词在后；而(S)OV型语言是名词在后，形容词、数词在 

前。跟名词性成分发生关系的形容词和数词是修饰成分，这个恰好跟动词性成分前后的副词 

是状语修饰成分平行。那么，南方方言很多词序就是名词在前，形容词、数词在后的。例如，闽 

语、粤语、客家话、湘语很多方言管客人叫“人客”，管公鸡叫“鸡公、鸡翁”，管母鸡叫“鸡母、鸡 

避、鸡婆”，管公牛叫“牛公、牛牯”，管母牛叫“牛母、牛避”，南宁平话管男朋友叫“友崽”，管女朋 

友叫“友女”，等等。闽语、粤语、吴语、客家话很多地方经常说“笔一支，鸡三堡，牛两堡”这样的 

表达方法。这些跟北方很多方言的词序，以及组词方式明显不同。⑤ 

这个考察结果好象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一般都认为汉语的语序是 SVO的，对于北方官 

话方言尤其没有疑问。现在怎么北方的方言反而是 SOV语序，而南方的方言却是 SVO语序 

了呢?其实，我们还是把汉语的整体看成是一种 SVO语序的语言的，因为除了很少数地点的 

方言以外，绝对多数的汉语方言宾语还是在谓语之后，并没有前置于谓语之前，而宾语的位置 

⑤ 丁邦新(2000)讨论了湘语、客家话、粤语和闽语中的“反常词序”问题。他认为汉语无论在历史上或 

方言里都没有“中心语一修饰语”这种结构存在的痕迹。闽语的“牛公、牛母”里的“公、母”大概也是名词，不是 
一

个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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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a tao tarj oa 

我 马 放 (助词)(我把马放了) 

撒拉语宾语一般在动词谓语的前面： 

men ata —— (a)namnl sa~andsi 

我 父母 想念 (我想念父母) 

u xaro 9~lixni d3aromi f 

他 老 牛 宰了 (他把老牛宰了) 

men 9ed3e gij'ar3da sar3a jaxfi9qbzlyxor aldsi 

我 昨天 在街上 为你 好眼镜 买了 (我昨天在县城给你买了一付好眼镜) 

土族语基本顺序是主一宾一谓： 

t~i nenge morinu funi 

你 这个 马 骑 (你骑这个马) 

t~i maxa ide，bu kua ut~ija 

你 肉 吃，我 汤 喝 (你吃肉，我喝汤) 

谢晓明(2002)考察汉语方言“吃、喝”之类的相关动词，并且和周围的民族语言进行了比 

较。指出“吃饭、喝茶／喝酒”在属于阿尔泰语系的锡伯语和满语里，宾语是前置的： 

吃饭 喝茶／喝酒 

锡伯语 饭吃 bada出．im一 茶喝 t~sai∞mim一 

满 语 饭吃 putA t mi 酒喝 erki ommi 

西部的羌语宾语也是前置的： 

tha31o3 xqad thie~ ~lJXU-t， pauAt~l'4 tid tsiaJ 

他 饭 吃 时 报 纸 (助) 看 (他吃饭时看报纸) 

noq s1 a4phieq phieq thaq tid thieu'4no4 ma．I， xuanJ~lA yncY] tsuoqsll ti 

你 药 一片 片 那 (助)吃 (后加)(语气词) 还是 另外 水药 (助) 

thieu,4no47 

吃 (后加)(你要吃药片呢，还是喝药水呢?) 

aq 1-| qa-i zâJ tshi4sa-t t?~e-1 S14 d51̂J i4 

一

月 (助)粮食 三十 斤 (前加) 吃 (后加)(一个月吃三十斤粮食) 

其次假设早期汉语就是 sVO型的。这种假设最有力的证明就是现代汉语的绝对多数的 

方言都是 SVO型的，从早期的 SVO型汉语发展为现代的 SVO型汉语，这是一种层次渐进的 

线性发展，再自然不过了。另外，这种假设也得到汉语周围民族语言的有力支持。我们知道， 

南部汉语，特别是闽语、粤语、吴语、平话等方言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与我国南部地区的少 

数民族语言在漫长的时间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现在大量存在于西南地区的壮侗语族和苗 

瑶语族诸语言，正好是这些少数民族语言的直接继承者。这些民族语言除了一些苗语方言外， 

现在一般都是 SVO型的，或者是以 SVO型为主的，其修饰成分的位置等等特征，比起本文上 

述南部汉语方言的表现更为显著，更为突出。我们有理由设想，早期的南部汉语方言跟这些民 

族语言在某些特征方面是十分近似的。 

首先看壮侗语族的主要语言壮语。李方桂(1940)记录了龙州土语，(1953)记录了武鸣壮 

语。这两种壮语都在广西境内。在武鸣土语里，有三种语序现象值得注意： 

(1)一个名词的描写语，通常放在那个名词的后面。例如： 

陈姑爷反得只马肥(=肥马)，岳父他反得只马瘦(=瘦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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